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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菲坐在她表妹漢娜的車裡，他們開到了城郊的一個穀倉，來到鎮上慶祝蘇菲的21歲生日。

雖然他們住在不同的州，只能偶爾見面，但蘇菲和她的表妹一直都很親近，他們都同意一起慶祝蘇菲的21歲。雖然蘇菲的許多朋友對他們在21歲時可以合法飲酒感到興奮，但這並不是讓蘇菲興奮的原因。

她從來都不怎麼喝酒，而且她足夠漂亮，如果她想喝酒的話，她從來沒有遇到過讓一個男孩給她買酒的麻煩。

相反，蘇菲因為一個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對21歲感到欣喜若狂。雖然現在雙方同意的絞索派對是合法的，任何超過18歲的人都可以參加，但只有超過21歲的人才能真正參與遊戲。因此，蘇菲和漢娜去放縱她們對絞索派對的共同興趣。

這兩個表姐妹，在她們生活的大部分時間裡，都不知道對方對絞刑有強烈的吸引力，直到她們碰巧去了同一個絞索派對。當時，兩個女孩都未滿21歲，所以她們只是旁觀者，但瞭解到她們的共同興趣，只會使她們的聯繫更加緊密。

於是，她們在去絞索派對的路上，為蘇菲的第一次絞刑機會而去。漢娜比她大兩歲，已經抓住了好幾次機會，但對能和她表妹一起抓住機會感到非常興奮。

晚上八點半左右，漢娜把車停在穀倉外面，發現有幾輛車已經停在那裡。穀倉內的燈光已經亮起，音樂正在播放。「我希望我們沒有錯過任何絞刑」蘇菲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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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別擔心，他們從來不會在九點之前舉行第一次」，漢娜回答說，兩個女孩下了車。她們各自脫了衣服，知道參加派對需要裸體。

然後，她們進入穀倉。每個人都在門口出示了他們的身份證，以確認他們是21歲，然後拿到他們的號碼。蘇菲26，漢娜27。遊戲是一種輪盤賭的形式。每個進入並希望參加遊戲的婦女都有一個號碼，從零到三十六。

如果參加遊戲的婦女超過37人，她們又從零開始，如果兩個婦女有相同的號碼，而這個號碼被叫到，她們都會被吊死。這個輪子在晚上會轉十次，或者直到五個女人被絞死。

當門口的女人在她的手背上標上她今晚的號碼時，蘇菲笑了。她無法決定她是否希望被叫到，她是為這種風險感到興奮，還是為今晚在絞刑架上結束一切的實際可能性感到興奮。

「我們去喝一杯吧，」漢娜說，因為蘇菲正微笑著看著她手背上的黑26。

「好的 」蘇菲回答說，兩個女孩走到穀倉邊上設定的酒吧。她們各自拿了一杯杜松子酒，然後在房間周圍擺放的眾多桌子中的一張坐下，面對穀倉的正面。在這一端，五個絞索從橫樑上垂下，就在輪盤後面。

「那麼漢娜，」蘇菲開始說，「我能請妳幫個忙嗎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」漢娜回答。

「如果我今晚死了，妳會在我的葬禮上講話嗎？」蘇菲問道。

「當然，蘇菲，妳有什麼特別想讓我說的嗎？」漢娜問。

「是的，」蘇菲回答：「我只想讓妳告訴大家，我不後悔今晚來這裡，反正我早就知道我的生命可能遲早會被絞索結束。」

「好的。如果我死了，妳也會為我做同樣的事？」漢娜問。

「當然！」蘇菲回答。然後，女孩們坐了大約20分鐘，喝著飲料，聊著天，然後派對的女主人走到設定在輪盤旁邊的麥克風前。

「大家晚上好！」隨著音樂的消逝，她開始說道：「我相信大家都玩得很開心！好了，現在是時候開始我們今晚的第一次轉輪了！」

就這樣，她轉動了輪盤，把球扔了進去。當輪盤開始緩慢轉動時，蘇菲可以感覺到她的心幾乎要跳出胸腔。最後，球停了下來。

「12！」女主人宣佈，鄰桌的一個看起來稍微年長的黑髮女人站了起來，沒有說一句話，也沒有給出任何明顯的情緒跡象，就走到了房間的首位。

當她的號碼沒有被叫到時，蘇菲本以為會感到鬆了一口氣，相反，她感到的只是失望。就在這時，蘇菲意識到她實際上是希望自己的號碼今晚會被叫到。

蘇菲和漢娜看著隔壁桌的女人慢慢走到房間前面。她大概有四十多歲了，但她身材健美，很瘦，很有魅力。這個女人站在女主人旁邊，轉過身來面對其他參加派對的人。

「那麼妳是第十二號？」女主人問。那位女士簡單地舉起了手，展示了她在門口得到的號碼。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女主人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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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黛安」她回答。

「那今晚是什麼風把妳吹來了，黛安？」女主人問。

「我從小就對絞索很著迷，所以我開始來參加絞索派對，那時他們必須秘密舉行」戴安回答。蘇菲對這個女人的自信感到驚訝。

「我明白了……所以妳不後悔今晚來？」女主人問。

「不，一點也不，」戴安回答說：「我的某些部分一直知道我的生活會以這種方式結束。當我對生活感到厭倦時，我會獨自吊死在某個地方。現在就更好了，說實話，我開始時擔心我的號碼不會出現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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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吧，那我就不耽誤妳了，快去吧。」女主人說，遞給黛安一副手銬。黛安將手銬扣在她的一隻手腕上，然後站在最右邊的凳子上，透過最右邊的繩索向外看。

蘇菲再次被戴安爬上椅子時的姿態和自信嚇了一跳。就在這時，蘇菲才注意到房間里只有兩個人。一個人在記事本上瘋狂地塗鴉，另一個人圍著黛安，在她準備死亡時拍下照片。

當戴安抓緊面前的繩索時，她對攝像師笑了笑，這讓蘇菲對戴安印象更加深刻。然後，戴安將繩套套在她的頭上，特別小心地將她的黑色長髮從繩套上拂過，然後將繩套緊緊地套在她的喉嚨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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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時，蘇菲意識到，她已經不自覺地把手伸到了兩腿之間，並開始在桌子下面撫摸自己。蘇菲起初為自己的行為感到尷尬，直到她看了看漢娜，才意識到她也在這樣做。於是蘇菲允許自己繼續，因為戴安把她的手銬在背後。

然後她向攝像師眨了眨眼，攝像師拍了很多照片，然後她從身下的凳子上跳下來，把凳子踢到一邊。蘇菲開始更賣力地撫摸自己，因為戴安開始在她的繩索末端扭動和踢蹬。她看向漢娜，發現她也開始這樣做了。

蘇菲回頭看了看戴安，她的眼睛已經被吸引住了。她目不轉睛地看著這一幕，在戴安被套住的近15分鐘里，她的眼睛一直盯著戴安，不停地喘息和呻吟。最後，當黛安最後一次絕望地扭動身體時，蘇菲閉上了眼睛，把頭向後仰，發出了強烈的快感的呻吟聲。

她再次睜開眼睛，看到漢娜也正從強烈的高潮中恢復過來，而在房間的前面，戴安正軟綿綿地吊著，毫無生氣。當女主持人再次拿起話筒時，攝像師還在她身邊唾沫橫飛地給她的屍體拍照。

「好了，女士們，為黛安鼓掌如何？」她說，然後停頓下來，讓觀眾為他們剛剛目睹的色情表演鼓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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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了，」女主持人繼續說：「下一個輪盤旋轉將在半小時後進行，祝妳們所有人好運，無論妳們希望從這個晚上得到什麼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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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主持人離開了話筒，攝像師也停止了對黛安緩慢旋轉的屍體的拍攝，去酒吧拿了一杯飲料。蘇菲看著那個拿著記事本的男人站在旁邊的吧檯前，他們邊聊邊各自端起一杯威士忌。

然後，那個拿著記事本的人指著蘇菲和漢娜說了一些她聽不懂的話。由於她自己也不太明白的原因，當這兩個人拿起他們的酒，走到蘇菲和漢娜的桌子前時，蘇菲感到很緊張。

「女士們，晚上好，」攝像師說，他和那個拿著記事本的人坐下來：「我是傑克，這是我的搭檔傑森。妳們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是索菲，這是我的表妹漢娜。」索菲回答。

「我很驚訝看到妳們兩個在這裡，女主人通常不允許男人蔘加，也不允許拍照。」漢娜插話說。

「她為我們破例了，我們為《Hanging Out》雜誌工作。」傑森回答。聽到這句話，每個女孩的臉都亮了起來。

「哦，我喜歡那本雜誌！」蘇菲幾乎是喊出來的。

「我也是，我承認我有時會坐在浴缸里打開一篇好文章」，漢娜說，對傑克眨眨眼。

「好吧，我們很高興聽到妳是我們工作的崇拜者。」傑克回答說，微笑著喝了一口威士忌。

「我們當然是。那麼，你們是在這裡寫文章嗎？」蘇菲問道。

「是的，我們的工作是到像這樣的派對中去，尋找可能對我們的讀者感興趣的故事和圖片。黛安在那裡可能會被寫進去。」傑森說。

「你真的這麼認為？」蘇菲問。

「哦，是的，她說的那些關於她一直想以這種方式死去，以及她如何擔心她的號碼永遠不會出現的事情，我們的讀者都很喜歡，這將是一篇很好的文章。另外，她很美，我相信傑克會拍到一些好的照片」，傑森解釋道。

「哦，我當然知道。」傑克笑著說。

「那麼，」蘇菲停頓了一下，「雜誌上所有的被吊死的都是真的嗎？」

「不，」傑森笑了笑，「這很不幸。妳看，這本雜誌是在雙方同意的絞刑合法化之前開始的，所以那時所有的絞刑都是模擬的。後來這些派對變得合法了，並開始在各地出現，所以我們開始在這些派對上拍照，但雜誌中所有不在像這樣的派對上發生的絞刑仍然是模擬的」

「該死，這幾乎毀了洗澡時間 」漢娜開玩笑說。四個人都笑了起來，出現了片刻的停頓。

「所以，我們來到這裡，因為我們注意到妳們兩個真的……很享受，最後一次上吊 」傑森說。

「哦，是的 」漢娜回答。

「我明白了。那麼，妳們都超過21歲了嗎？」 傑森問道。

「是的，我23歲，蘇菲今天剛滿21歲，你為什麼這麼問？」 漢娜回答說。

「哦，祝賀妳，」傑森說，對蘇菲笑了笑，「而我之所以問，是因為傑克和我在考慮做一個稍微不同的專案。」

「怎麼不同？」 蘇菲問。

「嗯，正如我說的，到目前為止，雜誌上唯一真正的絞刑是在絞刑派對上出現的。嗯，那些往往是非常色情的，我們的讀者也喜歡它們，它有一些限制。我們不能對受害者進行長時間的採訪，我們不能讓他們在上吊前長時間擺出絞索的姿勢，而且我們無法控制他們的穿著 」傑森解釋道。

「我明白了……那麼你的建議是什麼？」 蘇菲問道，感覺到一股興奮的寒意從她的脊背上流過。

「嗯……對於我們的讀者來說，最理想的情況是，我們可以在我們選擇的環境中進行一次預先計劃好的上吊，模特們出現，準備上吊，並願意接受採訪，穿著我們提供的衣櫃為我們擺姿勢。

「你是在問……」 漢娜問道，她的聲音拖長了。

「我們在問妳們是否願意成為這些模特 」傑森回答。蘇菲和漢娜各自臉紅，微笑著看著對方，都不太確定接下來該怎麼做。

「那麼……什麼時候會這樣呢？」 蘇菲問道。

「嗯，我們的編輯已經同意我們做這個專案，但如果我們想讓它進入下一期，我們就必須在明天結束前完成拍攝 」傑森回答。聽到這句話時，每個女孩都睜大了眼睛。

「我們已經找了好一陣子的模特了，但還沒有找到」，傑克補充道。有一個短暫的停頓。

「那麼……妳覺得怎麼樣？」 傑森問道。

「你能保證我們的文章會被刊登在雜誌上嗎？」 漢娜問道，讓蘇菲感到驚訝。

「不僅如此，我們的編輯還告訴我們，如果我們能找到有吸引力的模特，比如妳們自己，就會登上封面。」傑森回答。每個女孩都沉默不語，已經被這個提議弄得目瞪口呆。

「嗯……妳覺得怎麼樣？」 漢娜問，看向蘇菲。

「我……我不知道。這很突然。」蘇菲回答。

「妳沒有把妳的事情安排好嗎？」 傑森問。

「不，我有，我在來這裡之前寫了一份遺囑，只是……很突然 」蘇菲回答。

「好吧，我告訴妳，」傑森說，因為女主人再次拿起了話筒，「我們應該上去，為下一次絞刑做好準備。如果妳們決定接受我們的提議，並且在這次派對結束時妳們都還活著，明天中午到這個地址來。」他說完，把一張名片塞給漢娜。

「我希望妳們兩位女士至少能考慮一下」，傑克說，兩個人從桌子上站了起來。漢娜和蘇菲再次互相看了看，咯咯地笑了起來。

女孩們坐在他們的桌子旁，邊喝邊看，隨著上吊式派對的進行。她們的號碼都沒有被叫到，但在場的女人超過了37個，所以每一次旋轉都意味著又有一個女人被絞死，蘇菲和漢娜對此非常享受。最後一次絞刑在午夜前結束，蘇菲和漢娜離開穀倉，穿上衣服，開始開車回家。

「那麼……妳對他們的提議有什麼看法？」 漢娜問道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蘇菲嘆了口氣，「我是說……一方面，我沒有自殺傾向，但另一方面，我有確實想體驗一下絞刑，如果我的死亡出現在《Hanging Out》的封面上，那就相當了不起了。」

「我知道……我想我要去 」漢娜說。

「妳……妳確定嗎？」 蘇菲難以置信地問，「我是說，妳才23歲，妳可以活得更久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但是……這樣的機會有多少次？」 漢娜問。

「那倒是，我只是……我真的不知道我是否想死。」蘇菲回答。

「妳今晚早些時候不是說妳一直知道自己遲早會死在絞刑架下嗎？」 漢娜問。

「嗯，是的，但我想這將是以後的事，比如多年以後，我想命運會替我決定。去參加派對並抓住機會是一回事，去找那些人知道我們會死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」蘇菲回答。

「好吧，妳真的想像黛安一樣度過妳的餘生，總是猜測妳的號碼會不會出現，或者妳只能自己吊死，在妳的房子裡獨自一人，沒有人享受這個過程？」 漢娜問道。

「嗯……」 蘇菲停頓了一下，「不，我只是……我還是不確定。」

「那就試試這個，」漢娜建議：「妳有兩個選擇。要麼妳明天吊死，要麼妳不吊死。試著大聲說，妳已經決定了每一個，哪一個說出來感覺更好，那就是妳做的。」

「好吧……」 蘇菲停頓了一下，「明天，我不會被吊死，我將繼續我的正常生活。」 蘇菲停頓了一會兒，讓這句話沉澱下來。

「明天，」蘇菲繼續說，「我將死去…… 」說這話時，蘇菲的臉上泛起了笑容，「而我懸空的屍體將出現在《Hanging Out》的封面上。」

「好吧……我想妳已經有了答案。」漢娜說，看到她表妹寬厚的笑容。

「是啊……我怎麼跟我父母說呢？」 蘇菲問。

「我認為妳不必告訴他們任何事情，只需給他們留一張紙條」，漢娜回答。

「這感覺不對 」蘇菲回答。

「妳沒有告訴他們妳今晚要去參加一個絞索派對吧？」 漢娜問。

「我當然說了……妳住在家裡的時候沒有嗎？」 蘇菲問。

「沒有，我一直以為如果我不回來，妳會解釋發生了什麼。」漢娜回答說，「我不敢相信妳的父母讓妳去參加這些事情」

「我想他們知道他們無法阻止我。不過，這將是另一回事。」蘇菲回答。

「聽著，蘇菲，妳現在是個成年人了，妳如何以及何時選擇死亡都與他們無關。如果妳不願意，妳不必告訴他們任何事情 」漢娜說。

「好的 」蘇菲回答，微笑著。然後，兩人在沉默中驅車前往蘇菲家，各自思考著第二天的事情。漢娜進了客人的臥室睡覺，而蘇菲則到她的臥室去寫遺書。

「親愛的爸爸媽媽，」遺書的開頭是：「我想感謝你們倆給我的一切，併爲我將要做的事情可能給你們帶來的痛苦道歉。你們只需知道，我做出這個決定不是出於絕望或痛苦，而是興奮和快樂。無論如何，我的生命總是要以這種方式結束，對我來說，不管是明天還是一百年後，都沒有什麼區別，所以當有機會給其他像我一樣的女人帶來快樂和靈感時，我必須抓住它，即使是以生命為代價。我希望你能理解我給你寫這封信時的幸福感。」

蘇菲把紙條放在她的膝上型電腦上打開，以便很容易找到它，然後就去睡覺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蘇菲在10:30醒來。她的父母已經去上班了。她離開臥室，走進廚房，發現漢娜已經做好了早餐。「祝妳胃口好 」漢娜說，遞給蘇菲一盤煎餅。

「謝謝 」蘇菲說，坐下來開始吃。漢娜拿著她自己的一盤煎餅坐在她對面。

「那麼，妳感覺怎麼樣？」 漢娜問。

「我感覺很好，我真的很興奮」，蘇菲微笑著回答。

「那麼妳確定妳仍然想這樣做嗎？」 漢娜問。

「肯定的 」蘇菲回答。

「太好了，」漢娜笑著說，「我查了他們給我們的地址。如果我們想在中午前趕到他們那裡，我們應該在11點15分左右離開」

「好的 」蘇菲說。兩個女孩隨後吃完了早餐，洗了澡，然後上了車。當她們開車時，女孩們聊起了她們即將經歷的事情，以及知道這是她們在地球上的最後一天的感覺。然後，她們在11點58分到達了她們所得到的地址。

她們驚訝地發現，這個地址不是一個辦公樓或攝影棚，而是一個看起來相當普通的房子。他們懷疑自己找錯了地方，但還是選擇走過去按門鈴。

「啊，女士們，我很高興妳們決定來！」 傑森說，打開了門。

「哦，那麼這就是正確的地方 」漢娜回答。

「是的，這是雜誌社舉辦獨家絞索派對的房子，但我們今天是用它來拍攝的。進來吧」，傑森說，然後轉身帶領女孩們進去。一進屋，傑森就把女孩們領到一個客廳里，裡面坐著兩把椅子，直接坐在兩個絞索下面，上吊在天花板上。蘇菲感到雙腿之間有一種溫熱和刺癢，因為她意識到，這兩個繩索中的一個很快就會把她吊死。

「好吧，這就是奇蹟發生的地方」，傑森說。

「太好了」，漢娜興奮地說，「什麼時候……會發生魔法？」 傑森笑了笑。

「好吧，首先傑克要給妳們每個人換上好的衣著和化妝，我還要採訪妳們每個人，這樣我們就可以寫一篇關於妳們的引人注目的文章。然後我們要做一些上吊前的拍攝。然後，當然是主要活動」，他解釋說。

「太好了，那我們就開始吧 」蘇菲說。

「好的，漢娜，跟我來，我先採訪妳，蘇菲，到樓上去，傑克會讓妳儘可能的性感起來。」傑森說。然後，傑森帶領漢娜穿過一扇門，蘇菲上了樓梯，敲響了門。

「請進」，她聽到傑克從另一邊叫道。她推開門，看到傑克正在篩選成箱的內衣和高跟鞋。「哦，蘇菲，很高興妳決定來」，傑克說，握著蘇菲的手。「好吧，首先，我需要妳脫掉衣服 」傑克說。

蘇菲期待著這一點，很快就脫掉了她所有的衣服，並把它們丟在地上。然後，傑克用捲尺迅速測量了她的腿和腰，然後拿出一雙黑色長筒襪和一條黑色吊帶襪，尺寸與蘇菲相同。

他指示說：「把這些穿上」，把衣服遞給蘇菲。

蘇菲穿上了絲襪和吊襪帶。傑克退後一步檢查她。「完美」，他笑著說。「現在是做頭髮和化妝的時候了，跟我來 」他說。

傑克把蘇菲領到浴室，讓她坐在椅子上，開始工作。他給她化妝，讓她看起來有輕微的曬黑，並把她的頭髮紮成馬尾辮。

「妳覺得怎麼樣？」 傑克問。

「我覺得這個造型讓人慾罷不能」，蘇菲開玩笑說。傑克笑了起來。

「好吧，如果妳滿意的話，這就是我所要做的 」傑克說。

「太好了 」蘇菲說，微笑著。

「好吧，就去那個衣櫃里挑一雙適合妳尺寸的黑色高跟鞋，然後和傑森一起到廚房去面試 」傑克指示道。

蘇菲照做了，挑了一雙6英吋的黑色高跟鞋，她抱著它下樓，因為她認為如果她試圖穿著走下去，她會被絆倒。然後，就在她走到樓梯底的時候，漢娜從廚房裡出來了，她已經完成了她的採訪。

「哦，我的上帝」，漢娜說，愣了一會兒，「妳看起來真了不起」

「謝謝，」蘇菲臉紅了，「我相信他也會為妳做同樣的事」

「我當然希望如此 」漢娜說，然後幾乎是衝刺著上樓。蘇菲繼續走進廚房，她發現傑森坐在一張圓桌上，對面是另一把椅子，正在看他的記事本上的東西。

「蘇菲，請坐」，他說，向另一把椅子示意。蘇菲在他對面坐了下來。

「所以，我們要做的是一個小小的採訪。我要問一些關於妳的問題，妳為什麼會在這裡，妳什麼時候開始對派對感興趣等等，這樣我就可以為雜誌寫一篇關於妳的引人注目的報道，好嗎？」

「當然 」蘇菲微笑著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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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太好了，那我們就開始吧。只是想確認一下，妳的名字是蘇菲，妳21歲了？」傑森打開錄音機並把它放在桌子上後問道。蘇菲點了點頭。

「很好」，傑森回答說，在他的記事本上潦草地寫著什麼。

「那麼，妳昨天就滿21歲了，對嗎？」

蘇菲再次點了點頭。

「那麼，21歲死得有點早，妳不覺得嗎？」 傑森問道。

「好吧，不要去試圖說服我」，蘇菲開玩笑說。傑森笑了笑。

「別擔心，我只是希望妳能深入瞭解一下是什麼讓妳做出這個決定。」

「嗯，說實話，我想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，反正我的生活最終會這樣結束。」蘇菲解釋道。

「我明白了，」傑森說，再次在他的記事本上寫寫畫畫，「妳能多說一點嗎？」

「好吧，」蘇菲嘆了口氣，「我對死亡有一種奇怪的迷戀，特別是自小就對窒息而死感興趣。我曾經喜歡看有絞刑場面的西部老電影」

「我明白了，這種迷戀有沒有導致什麼……更多？」 傑森問，顯然是在引導她。

「嗯，當我大約14歲時，我第一次嘗試吊死自己。我把一根繩子掛在淋浴頭上，把一端綁在我的喉嚨上，然後拚命地拉另一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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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明白了，這對妳來說是一個性事件嗎？」傑森問。

「嗯……起初不是。好吧，實際上，我想這是的，只是我當時並不清楚。畢竟我開始時只是在嘗試吊死自己，但沒過多久我就開始……觸控自己，因為窒息的感覺非常……令人興奮。」

「是的，我從很多其他女人那裡聽到過類似的故事，」傑森說，仍然在寫，「這對妳的正常性生活有什麼影響？」

「嗯，我第一次做愛是在高三，之後的一段時間裡，我對窒息遊戲失去了興趣，專注于性。然後，我開始對性生活失去興趣，又回到了窒息遊戲為主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那麼這對妳們的關係有什麼影響？」傑森問。

「嗯，我和我的高中男友分手了，並保持了一段時間的單身。然後在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，我遇到了一個男孩，他有個毛病，喜歡掐他的性伴侶」

「我打賭那讓妳重新開始了性生活，是嗎？」傑森問。

「嗯……說實話，我不知道是性愛的緣故，還是因為我不是那個扼殺自己的人，我的生命完全掌握在別人的手中，但我可以告訴你，這很有趣。」

「太好了。那麼，妳和這個男朋友還在一起嗎？」

「不，」蘇菲嘆了口氣，「當我要求他真的殺了我時，他就和我分手了。在我問他之前，兩廂情願的處決已經合法化了一段時間，但他說他不習慣這樣」

「真的嗎？所以妳在昨晚之前就有了死亡的計劃？」傑森問道。

「只是在那一瞬間，讓一個我認為我愛上的人殺死我的想法非常吸引人。說實話，如果我知道我肯定會愛上一個願意吊死我的男人，我就會等著這個機會。」

「我明白了，那妳是什麼時候開始去參加絞索派對的？」傑森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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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在我和男友分手後不久。一個高年級學生在她的公寓里舉辦了一個絞索派對，以慶祝畢業，當然她最終不會真的畢業，因為她死在了那個派對上。」蘇菲回答。

「真的。那麼在那之後，妳是如何經常去參加絞索派對的呢？」傑森問道。

「校園旁的一個團體每月舉行一次，我父母家旁的另一個團體也是這樣，我都去了。我試圖和其他常客交朋友，當然，很多超過21歲的常客很快就死了」

「那麼妳是不是不再試圖在絞索派對上交朋友了？」

「不，恰恰相反。我發現當我認識受害者的時候，絞刑更讓人熱血沸騰，雖然這看起來很奇怪 」蘇菲回答。

「我明白了。現在漢娜和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了，但請告訴我她是如何考慮到這個問題的？」

「嗯，那是我大學一年級後的夏天，我去參加一個絞索派對，她碰巧在那裡。當時我18歲，她20歲，所以我們都沒有玩這個遊戲，但我們在那個派對上發現，我們每個人都有幾乎相同的上吊經歷，少年時自己掐自己的階段，開始做愛時失去興趣，對性失去興趣又回到掐人的階段，和男朋友玩窒息遊戲，所有這些都是一樣的」

「我明白了，」傑森說，又在他的筆記本上潦草地寫著，「好吧，我想我們有足夠的內容來寫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，其實我還想問一件事。今天之後將如何處理妳的身體？」

「嗯，我的遺囑里寫著，給我一個開棺的葬禮，穿著我最喜歡的衣服，安放在家族的墓地裡。哦，我還在遺囑中寫道，如果我死於絞刑，我脖子上的傷痕應該在瞻仰時留下痕跡。」蘇菲回答。

「我明白了，妳願意同意讓傑克和我參加妳的葬禮，並可能拍攝一些照片，採訪妳的親屬，進行後續的採訪嗎？」傑森問道。

「如果我的家人沒有意見，當然 」蘇菲說。

「很好，那我們去看看傑克和妳的表姐是否差不多準備好了 」傑森說，停下錄音機，合上筆。

蘇菲和傑森隨後離開了廚房，回到了客廳里。在那裡，漢娜正坐在沙發上，看著傑克在三腳架上架起一臺錄像機。她什麼都沒穿，除了一雙白色絲襪和白色高跟鞋，而傑克顯然也為她做了頭髮和化妝。

「哇，妳看起來很棒」，蘇菲看到她的表妹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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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謝謝，傑森真的知道他在做什麼 」漢娜回答。

「我的目標是取悅女士們」，傑克說，在天花板上上吊的每個繩索下襬了一把椅子，已經完成了錄像機的部署工作。

「為什麼要用攝像機？我以為這是個拍照的地方？」蘇菲問道。

「是的，我將用這個給妳拍照，」傑克說，指著掛在他脖子上的相機，「但我們也要用慢動作錄像機拍攝妳的絞刑。這樣我們就可以拉出妳跳下來的那一刻的照片，妳做的任何姿勢，以及妳最後癱軟在雜誌上的那一刻，如果妳同意的話，我們可以在hangingout.com上發佈視訊。」

「哦，太好了 」蘇菲說。

「是的，文章中會有一個URL，這樣讀雜誌的人就能找到視訊。鑑於我們的發行量，可能會有數百萬人觀看妳的最後時刻 」傑森說。蘇菲和漢娜各自看了看對方。他們都能看出對方被這個想法強烈地激發了。

「好吧，我已經準備好了，只要妳們準備好，我就開始拍攝 」傑克說。

「我也準備好了 」漢娜說。

「我也是，你想讓我們上去把自己套起來嗎？」蘇菲問道。

「不，我們希望做一個稍微複雜的拍攝 」傑森回答。

「是的，這需要一些時間，但我想在我們開始真正的上吊之前拍攝妳們每個人的各種不同姿勢。」

女孩們同意了，拍攝開始了。他們以許多不同的姿勢拍了許多照片，有些是一次拍一個女孩，有些是一次拍兩個女孩。他們拍攝的照片中，女孩們有的站在絞索下的地面上，有的站在椅子上看著或拿著絞索，有的雙手被綁在背後，有的自己給自己上吊，有的互相給對方上吊，還有的看起來一個人要把椅子從另一個人下面拉開。

總而言之，女孩們大概每人至少戴了十幾次繩索和手銬，這讓蘇菲既興奮又沮喪。

這時，傑森站在房間的角落裡在記事本上亂寫亂畫，傑克嗡嗡地給她們拍照，錄像機也在執行。

「我們就不能早點去上吊嗎？」蘇菲一定想了一百次。但最後，兩個女孩都站在各自的椅子上，被套住，雙手被銬在背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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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吧，那麼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嗎？」蘇菲問道，因為她注意到傑森和傑克站在錄像機後面互相說著悄悄話。

「嗯，實際上，我們還有一個想法，我們想跟妳說說。」傑森說，轉身對女孩們說，每個人都在努力避免穿著極高的高跟鞋從椅子上掉下來。

「是嗎？」蘇菲問道。當她說話時，絞索搔著她的喉嚨，使她更加興奮。

「我們希望妳們中的一個人先掛起來，而另一個人在她的椅子上看著。然後，一旦妳們中第一個上吊的人死了，我們就會讓另一個人下來，他們會用妳的身體拍一些照片，然後再被捆綁和套上繩索，自己上吊。兩個女孩互相看了看，聳了聳肩。

「誰應該先走？」蘇菲問。

「妳們自己選擇 」傑克回答。女孩們再次互相看了看。

「我真的很想看妳上吊」，漢娜微笑著說。

「我也想看妳」蘇菲回答。兩人站在一起互相看了一會兒。

「好吧，」漢娜同意了，「我先來，就當是妳遲到的生日禮物吧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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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太好了，」蘇菲說，笑得很開心。

「好的，那麼蘇菲，我希望妳在妳表妹上吊的時候看著她，如果可以的話，在吊的時候要微笑」傑克指示說。

「哦，我不認為這有什麼問題。」蘇菲回答。漢娜聽後咯咯笑了起來。

「那麼……我應該去嗎？」漢娜問道。

「我已經準備好了，當妳準備好的時候，」傑克回答說，通過相機的取景器看著她，「只要說出妳想說的任何遺言，記住它們被錄下來了，可能最終會出現在雜誌上，然後就走吧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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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吧……我希望你們都喜歡這個節目。」漢娜說，然後微笑著走下椅子。她撞到了底部，立即發出了一聲響亮的咯咯聲。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，她再次向後擺動，她的腿撞到了她所站的椅子上，並把它撞到一邊。椅子一落地，漢娜才開始扭動和踢蹬。蘇菲看著漢娜在繩子的末端痛苦地扭動，她的眼睛被迷住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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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著漢娜的痛苦，蘇菲感到兩腿間有一種溫暖的刺痛感在涌動。漢娜的每一個動作，從她的手指一次又一次地攥緊和鬆開，到她的舌頭在張開的嘴裡蠕動，再到她鼓起的眼睛來回轉動，都讓蘇菲瘋狂。

「這很有趣，」蘇菲想，「傑克認為他必須告訴我，讓我看著並微笑……我想做別的事情都不行。」

蘇菲繼續看著，在超過15分鐘的時間裡，漢娜在痛苦中掙扎，窒息感使她的動作越來越慢。最後，漢娜幾乎無法活動。她的頭開始低下，她的腿以緩慢的運動，好像在蹬自行車。現在連她的哽咽和喘息都無聲無息了，她的眼睛也不再來回亂轉，但她還是繼續慢慢地踢著。一大口唾液從漢娜突出的舌頭上滴落下來，落在她的左胸上。

「天啊，漢娜，」蘇菲說，「我希望絞刑像妳說的那樣有趣。」

傑森笑了，他知道觀眾們會喜歡在視訊中聽到這句話。最後，在她從椅子上跳下來將近20分鐘後，漢娜把頭向後一甩，發出最後一聲呻吟，然後癱軟在地。最後，隨著她的眼睛閉上，漢娜的尿液在地板上釋放出來。

蘇菲說：「天哪，太色情了」。傑森再次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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傑克和傑森讓蘇菲在她的椅子上站了一會兒，因為錄像機記錄了漢娜的身體在自己的動力下緩慢地來迴旋轉。與此同時，傑克嗡嗡叫著給蘇菲和她現在已經去世的表妹拍了許多照片。

「那現在怎麼辦？」蘇菲最後問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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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現在，」傑森說，解開了蘇菲的手銬，「我們再拍幾張擺好的照片，然後妳就可以死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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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這樣，傑克解開了蘇菲的手銬，指揮她與她表妹的屍體一起擺姿勢。她站在椅子上拍了一張，一隻手摟著漢娜的肩膀，另一張站在地上，摟著漢娜的腰。她先是摟著漢娜的腰，面無表情地直視著鏡頭，然後抬頭對著她表妹死去的、一動不動的臉笑了笑。

蘇菲為自己撫摸表妹的身體而感到內疚，在絞索派對上撫摸死者是被嚴格禁止的。然後她意識到，如果情況反過來，漢娜也會一樣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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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好了，重新站起來，再把自己套上」傑克指示道。蘇菲正準備這樣做，這時另一個想法在她腦海中閃過。沒有人告訴她這樣做，蘇菲把她的椅子拉近漢娜，並站在上面。

然後她抬起她表妹的頭，仔細觀察她的臉。然後，蘇菲俯身親吻了她表妹冰冷的、一動不動的嘴唇。

當她這樣做的時候，蘇菲可以聽到傑克的攝像機在不停地咔噠，傑森在他的記事本上瘋狂地塗鴉。然後，蘇菲抽回了手，把她表妹的頭放回了它一直休息的位置。蘇菲一言不發，然後從椅子上走下來，把椅子放回她的絞索下，並再次站在上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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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菲自信地抓住她的繩套，把它套到自己頭上，並把它綁緊。然後，她再次合上手銬，消除了能讓自己下來的任何可能性。「你準備好了，我也準備好了。」蘇菲說，看向傑克。在之前的幾分鐘里，蘇菲一直盯著漢娜，直到這時，蘇菲才意識到傑森和傑克的勃起都可以透過褲子看到。

「好吧，蘇菲，說說妳可能有的最後一句話，然後跳下去」傑森說。

蘇菲看著錄像機，做了幾個深呼吸。「如果妳在看這個，我希望有一天絞索的美麗也能展現在妳面前。我希望妳們每一個人有一天都能像我現在這樣感到幸福。」

然後，蘇菲從椅子上一躍而起。「哦，上帝，我終於來了！」她邊想邊掉下來。

然後，她跌到了谷底，絞索緊緊地套住了她的脖子。蘇菲的眼睛猛然睜開，就在她所站的椅子倒在地上的時候，她開始踢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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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菲在繩套中猛烈地踢蹬和扭動。起初，她大聲呻吟，然後隨著繩索慢慢變緊，蘇菲最後的聲音逐漸變得安靜。然後，她擺動著身體，她的嘴在完全沉默中開合。

「哦，上帝，我喜歡這樣，」蘇菲想，她的四肢開始感到沉重，「我希望漢娜能感受到這種狂喜……我希望黛安也能。」

[image: 影像]
最後，蘇菲的頭開始低下，她的視線開始變暗。「不，不，再過幾分鐘就好了。」蘇菲想，她開始以新的活力踢蹬和扭動。然後，最後，蘇菲的腿軟了下來，力氣完全耗盡，無法再踢了。

她的頭還抬著，眼睛還睜著，但蘇菲可以感覺到離死亡只有一步之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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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唯一的遺憾是，我只能做一次，我希望讀者能知道這一點。」蘇菲想，她的視野縮小到一個點。然後，蘇菲的整個身體抽搐起來，她把頭向後一甩，發出最後一聲呻吟，因為她被她所經歷的最強烈的高潮所征服。

然後，她的頭低了下去，眼睛閉上了，她的膀胱也釋放開來。

「這將是一個很好的封面」，傑克說，他在兩個年輕女人懸空的屍體周圍咔噠作響，拍下了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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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該死的，沒錯，一定會的」這是蘇菲最後的想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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